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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多元世界的未来探针：参与式推辨设计研究

张朵朵，叶莹霏
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长沙 410082

摘要：在这个未来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的时代中，参与式推辨设计邀请非设计人士与设计师共同推辨未来的多重可能，探讨参

与式推辨设计如何面向多元世界展开设计探索，从而达到实现合意未来的目标。首先，从推辨设计着手，阐明其局限性及后续

的参与式转向；其次，描绘出参与式推辨设计从探测到生成的具体流程，以及参与类型；最后，运用文献分析和案例研究的方

法，从现有的案例中厘清当前参与式推辨设计的三条实践路径。现有的参与式推辨设计研究多为实验性的设计实践，缺少具

体的方法论和理论框架，同样聚焦于未来的可能性、批判性和参与性的当代设计人类学或能为其提供理论指导。作为对未来

民主化想象的重要行动之一，参与式推辨设计期待人们的共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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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n era where the future is uncertain, participatory speculative design invites non- designers and designers to jointly

speculate on pluralistic futures and discuss how participatory speculative design can be used to explore the pluriverse design, so as to

achieve a preferable future. From the speculative design, its limitations and subsequent participatory turn are clarified. Secondly, the

specific process of participatory speculative design from probing to generating and the types of participation are described. Finally,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case study are used to clarify three current practice paths of participatory speculative design

from existing cases. Existing participatory speculative design research is mostly experimental design practice, lacking specific

methodology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 Contemporary design anthropology, which also focuses on future possibilities, criticality,

and participation, may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actions to democratize imagination in the future,

participatory speculative design looks forward to the joint participation of all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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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已来”[1]。这句由美国著名未来学家凯文·

凯利（K. Kelly）提出的，广为人知的名言，往往让人联

想到各科技领域蓬勃发展，令人心潮澎湃的未来场

景。不过，凯文的“未来”（The Future）是由单数形式加

定冠词表述的，暗示了未来只有一个版本，即由以科学家

或设计师等为代表创造和实现的社会主导愿景。这种

单一未来的想法显然具有政治含义。瓦茨（L.Watts）[2]

指出，“讲述未来的故事永远是一种社会、物质和政治

实践。它总有影响；它总非无辜”。类似地，阿帕杜莱

（A. Appadurai）[3]也认为“未来不仅是由社会政治来定

位和协商，也具有文化多样性和地理分散性等特性”。

上述学者对于“未来”的反思，都指向了复数形式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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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这也是人类学家埃斯科瓦（A. Escobar）所描述的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设计者，通过自下而上的行动主义，

实现“为多元世界的设计”（Design for the Pluriverse）所

面向的未来。这类未来邀请大众参与，嵌入人们日常

生活的领域、对象和实践之中，并与特定地点、特定未

来的情境构建相关，可能形成对社会精英制定的“未

来”观点的替代，因而具有多重性。

那么如何面向多元世界，展开对多元未来的设计

探索？近十年来，由推辨设计发展而来，融合了参与式

设 计 相 关 方 法 的 参 与 式 推 辨 设 计（Participatory

Speculative Design，简称PSD）成为了本文所探讨的主

题。作为一种面向多元世界的未来探针，它在推辨设

计的基础上，鼓励大众共同参与，打开抗解问题

（Wicked Problem）的新视角，激发人们想象各种可能

的平行世界。

一、作为未来探针的推辨设计

探针（Probe），本意是指某种自动记录设备，它被

送往人类研究人员无法前往的未知地区，从那里采集

样本，并将这些样本送回研究人员手中[4]。在设计研

究中，探针通常是由设计师向用户发送的模糊刺激物，

如地图、明信片与各种材料，人们通过这些刺激物给出

反馈，为设计过程提供见解[5]。探针引导参与者运用

新的形式了解自己，作为一种启发性、生成性的工具，

使之能更好地表达对生活、环境、理念和互动行为的理

解。探针最早在设计研究中的使用可追溯到 20世纪

90年代，盖弗（W. Gaver）、邓恩（A. Dunne）等[6]在欧盟

与老年人相关新技术应用项目中的探索。受 20世纪

50 年代法国艺术家组织“情境画家”（Situationists）的

启发，盖弗等明确指出，研究中他们关注的并非商业产

品，而是对于技术的新理解，他们追求的并非用户信

息，而是“启发性数据”，以激发想象力，寻找未来新的

可能性，在设计中进行推辨。他们强调，这套方法对新

技术的研究是从艺术家和设计师的传统出发，而非依

据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方法展开。因此，尤其专注于美

学控制、设计文化内涵及能为设计开辟的新空间 [6]。

尽管此后其他研究者还发展出文化探针（Cultural

Probe）、同理心探针（Empathy Probe）等探知用户信息

的具体方法[7]，但邓恩最初对于探针获取未来“启发性

数据”的定位却延续了下来，首先被应用于批判性设计

（Critical Design）中，进而发展成了一套更为系统化的

“未来探针”方法——推辨设计（Speculative Design）。

推辨设计是由邓恩和蕾比（F. Raby）在英国皇家

艺术学院任教时开创的一种思考工具，用以启发设计

师对尚未发生的情景下关于技术、艺术、设计、伦理的

讨论，并于 2013年出版的《推辨一切：设计，虚构与社

会梦想》（Speculative Everything: Design, Fiction, and

Social Dreaming）中首次正式提出。推辨设计强调的

是“对技术应用的哲学探究”，目的是重新想象事物和

世界是如何受到不同的意识形态或动机的启发，而不

是简单地表达某种批判。推辨设计通常会通过运用一

系列“如果…会怎样？”（what…if）的问题来进行未来

场景的想象，并在确定下来的未来场景中，构想推辨设

计的设计原型，作为一种准功能的道具，在特定叙事情

境中邀请观众参与讨论。奥格（J. Auger）[8]曾将推辨设

计的实践类型划分为两种：一种是推测未来，面向合意

的（Preferable）未来对新兴技术发展进行推测与虚构；

一种是反思当下，对现实世界进行批判与反思，质疑事

物为何会是现在这样。

如果将 1997年邓恩与盖弗设计的交互设计作品

《枕头》（The Pillow）视为基于探针原理所创作的，最早

具有推辨设计意味的作品之一[9]，推辨设计已经历经

了二十余年的发展。这件作品围绕一个透明枕头收音

机道具，展开了对于未来不同情境中其使用的想象，并

以伪纪录片的形式记录下来，作为一种“可能的民族

志”（Ethnographies of the Possible）[10]，旨在让人反思、

探讨未来信息技术与人隐私之间的关系。这类设计基于

想象力，以批判性的想象描摹出“人与现实世界的理想

关系”[11]，开启了关于当前和新兴问题的讨论和辩论。

尽管推辨设计一直强调合作共创，倡导设计师不

应该为所有人定义未来，而应该与伦理学家、政治学家

等专业人士合作，去生产一种人们真正想要的未来[12]。

然而在现实的设计过程中，却很难实现。这引发了不

少批评，主要集中在推辨设计过于精英化，大众参与度

不够，缺乏对未来产生真实影响等方面。首先，在创作

过程中，“艺术家-设计师”（Artist-Designers）作为专业

人士无疑是“房间里的大象”，其在有意无意间就主导

了整个设计的过程；其次，推辨设计往往以艺术化作品

的形态展陈于博物馆及各类展厅中，没有进入真实的

日常生活场域，很难引发大众的共同讨论与深度参与；

不仅如此，诞生于欧洲的推辨设计，一开始便主要围绕

全球北方发达国家的相关问题展开。有学者犀利地批

评道：作为一种实践，推辨设计主要源自于白人、北欧、

文化殖民和父权特权的立场[13]。

2



张朵朵，等：面向多元世界的未来探针：参与式推辨设计研究第6卷 第2期

虽然推辨设计存在诸多局限，但近年来，随着气候

变化、病毒暴发和“失控”技术等问题的出现，人们对未

来的普遍忧虑，反而助推了推辨设计的崛起，从边缘迈

向设计理论和实践主流，并被运用到受众更为广泛、有

更多实际需求的医疗、政策、教育、城市规划和新兴技

术等领域中。在这样的背景下，鼓励利益相关者积极

参与协同设计活动的参与式设计逐渐被应用于推辨设

计之中，并发展出了参与式推辨设计的新形式。为人

们实现自下而上对于未来多元世界的想象与构建，提

供了新的可能。

二、面向多元世界的参与式推辨设计

（一）参与式推辨设计及其发展历程

参与式推辨设计（PSD）是一种指向多元世界，强

调共同推辨（co-speculation）[14]和共创未来的设计方

式。PSD概念的形成得益于“推辨设计”和“参与式设

计”这两种相对成熟的设计方法（见图1），但又形成了

自己的特点。它邀请参与者在设计研究的任一阶段加

入对未来的想象：参与者既可以在设计探索阶段表达

对未来的感知与想法；也可以在设计生成阶段，与设计

师共创面向未来的设计原型。

显然，PSD上述特点是在推辨设计的基础上，充分

融合了参与式设计（Participatory Design）方法形成的[15]。

作为一种源自20世纪70年代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以人

为中心的设计方法，参与式设计鼓励跨学科的合作，主

张用户和利益相关者在协同设计活动的所有过程中，

积极参与研究和设计过程的所有阶段。后来又被广泛

应用在计算机用户研究、公共项目中。参与性设计强

调设计过程和行动，将每位参与者均视为具有创造力

的对象。参与过程中为了激发参与者的隐性知识，也

会使用各种工具（如文化探针、日记研究、照片研究、拼

贴、弹性建模、创意工具包和协同设计等），本质上是为

了促进参与者的隐性知识更好地表达，实现开放式创

新设计（Open Design）。

近十年，PSD领域逐渐得以发展，并通过部分实践

案例奠定了PSD的方法论基础。早在2014年，伊利诺

伊理工学院设计学院的佛拉诺和马修（Forlano Laura &

Mathew Anijo）就提出可以将推辨设计与参与式设计

结合的形式来探讨城市技术、揭示城市基础设施中的

政治伦理和价值观。在他们看来，确切问题导向的参

与式设计与超越现实需求和解决问题的推辨设计，能

够成为一对互补设计方法（Complementary Design

Methodology）[16]。另一个尝试是2015年英国政府所开

展的“人口老龄化未来展望”项目，这是推辨和批判性

设计技术首次被应用于国家级政府政策制定流程中。

该项目聚焦于未来人口老龄化问题，旨在探索老龄化

社会的挑战和机遇。项目中参与者得到重视，PSD的

雏形初现：通过举办工作坊，设计相关人工制品来促进

和邀请参与者对未来场景展开辩论。随后，PSD的方

法被提议作为一种潜在工具，让公民以创造性的方式

想象政策举措的未来影响[17]。

PSD尤其注重非设计人员在设计中的参与。参与

的关键在于激发争论，为公众赋权，而非获得统一的意

见。因此，参与的过程，特别是不同背景的参与者“共

同推辨”的过程，对 PSD尤为重要。由于参与者可能

拥有不同政治立场、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各自对未来的

感知不同，冲突在所难免，所以 PSD不仅对此类价值

冲突持有包容态度，而且认为冲突自身是极具价值的

图1 参与式推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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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所提供的张力场域，会激发不同参与者对敏感问

题的深入讨论，彼此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于不同未来的

想象，也由此生成）。有学者还发展出设计摩擦（Design

Friction）的概念，再次强调了冲突的重要意义。

在相关实践中，可能产生的冲突主要分为两类，第

一类是作为专家的设计师与参与者之间的冲突。在对

智慧城市技术进行探讨的“设计政策”项目中[16]，来自

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于 2012年在芝加哥举

办研讨会，重点是关注城市互动屏幕的使用及文化。

研究团队为了创造一个可辩论的环境展示了多项商业

城市广告的示例，其中一项广告是“连天使都会坠落”

的男士除臭剂，其中衣着暴露、长着翅膀的女性通过

数字投影掉进公共广场。该广告凸显了围绕性别的

紧张关系，特别是女权主义技术的观点，从而引发了

小组成员的批评。女性商业广告成为性别讨论中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已融入城市空间和基础设

施中。可以看出，PSD挑战了单纯理性和分析性地看

待未来的方式，但其间产生的设计摩擦是有成效的，

这种过程让参与者更好地提出了城市技术中存在的

内在价值、偏见等重要问题，促进了设计师与参与者

之间的沟通。

第二类是参与者之间的冲突，新西兰惠灵顿维多

利亚大学于印度展开的“马斯洛宫”项目就是此类案例

的代表[18]。该项目以参与性、推辨性的严肃城市游戏

（Speculative Participatory Serious Urban Game）为 方

法，旨在帮助贫民窟居民达成社区改造的共同愿景。

游戏玩家可以在游戏中建造一个自己的家、对周围环

境的基础设施进行布置。其间，参与者围绕社区建设

中公共卫生间的位置摆放而发生了争论。男性参与者

提议在住所的附近建一个厕所以方便使用，然而这一

提议遭到了组内两名女性参与者的拒绝，并认为厕所

靠近住所不太好。经过一番探讨才探测出，女性想要

让厕所离得远一些的根本原因是月经耻辱。继而，参

与者讨论了为什么会存在这种耻辱感。从这个案例中

可以看出，PSD中的游戏原型揭露了参与者内在的分

歧、对抗的立场与差异[19]，但这反而能够让他们通过迭

代构思和讨论，更好地理解彼此的观点，从而制定共同

的价值观和规范。

（二）参与式推辨设计流程及参与类型

PSD尤其强调参与者参与的过程，特别是各类不

同背景的参与者们借助各种图像、原型、生成式工具包

等，激发不同未来愿景想象的“共同推辨”过程。这一

点明显有别于落脚于最终推辨物，以设计师为主导的

早期推辨设计。

基于科洛西（Colosi C）[20]提出的推辨设计的双钻

模型及设计流程，笔者结合PSD中参与者在该流程中

的参与情况，进一步完善了 PSD的设计流程，包括以

下四个阶段：识别并捕捉未来信号、定义未来场景、未

来原型化或情境化、分享并获取观众响应。

在PSD中，参与者可以在四个阶段中的任一个阶

段加入，从现有的实践来看参与的程度也各不相同。

法里亚斯（P.G.Farias）等 [21]在 2022年提出的PSD参与

程度分析，参与程度由浅到深可划分为四类：无参与

（Non-Participation），参与者观看已完成的未来原型或

情境，充当旁观者的角色；参与（Involvement），参与者

被纳入设计过程，为未来原型或情境提供反思或灵感；

协作（Collaboration），在设计过程中参与者与设计师一

起对设计进行不同程度的创造；领导（Leadership），参

与者作为设计发起人，对 PSD过程进行控制，使用专

家设计师提供的工具和资源来实现目标。本文采用这

种分类方式，将不同参与类型的参与者行为归置于设

计阶段中，绘制出参与式推辨设计流程图（见图2）。

如图 2所示，紫色流程框代表原先推辨设计的流

程，绿色流程框代表参与式推辨设计涵盖的新流程。

由此可归纳出PSD四个阶段的具体流程。

第一，捕捉未来信号。识别新兴技术或新兴社会

关注点，将人们的未来转向突破性新兴技术、社会实

验、新科学理论。在这一阶段，按照参与程度由浅到深

可分为两种更为细致的领导类型：主动性和所有权。

参与者可以主动地发起设计流程，开启对未来信号捕

捉，并有机会影响设计方向。或者通过制定设计目标、

程序、结果和传播方式来保持对设计过程的所有权。

第二，定义未来场景。选择、组合和扩展在前一个

阶段收集到的信号，为推测的未来世界勾勒出一个轮

廓。将场景视为一种可能性陈述，用一句话表达当下

演变的可能性。在这一阶段，参与者能够协助设计师

定义未来场景，在设计生成之前为原型或情境提供创

造的灵感。

第三，原型或情境化未来场景。设计未来虚构原

型，也可以选择设计一个情境或事件，用于启发观众的

想象。在这一阶段，按照参与程度由浅到深分为三种

协作类型，参与者在流程中被赋予更具创造性的身

份。生成性反思，设计师在设计原型或情境的过程中

向参与者寻求反馈，而这些反馈意见会重新整合到设

计中，这里体现了 PSD迭代的特征。共享创造力，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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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者从评估反馈转变为与设计师共享经验、生成知识

的角色，在设计过程中与设计师一起进行头脑风暴。

共享作者权，代表着参与者更直接地参与制作过程，与

设计师共同制作未来原型或情境。

第四，分享与响应。将上一步设计好的作品进行

广泛分享，激发观众辩论。创建响应，并收集观众反

馈。在这一阶段，参与者观看原型、或与已完成的未来

原型或情境互动之后，进行对未来场景的反思，为设计

团队提供相应的反馈。而这一见解与反馈通常可以为

后续可能存在的设计过程提供信息。

三、当前参与式推辨设计的三条实践路径

为了明确 PSD 迄今为止的实践路径，笔者综合

PSD的问题域和近十年已有的文献案例，其归纳建构

见图 3。从目前的应用领域来看，PSD 主要涉及新兴

技术、城市规划、社区建设、健康医疗、政策制定、教育

制度等应用领域。将 PSD 面向的设计问题按照推辨

类型来划分，梳理出该领域目前的三条主要实践路径：

技术型推辨、社会型推辨和综合型推辨。下文就PSD

面向不同的问题域，如何将参与者纳入共创未来的设

计研究中展开叙述。

图2 参与者在参与式推辨设计流程中的介入及参与程度

图3 当前参与式推辨设计的三类实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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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型推辨

技术型推辨侧重于探讨新兴技术应用的可能及危

机。又可细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针对可能未来

的推辨，对尚未现实化的技术进行可能的风险推测；二

是另类现实的虚构，对现有的新兴技术进行批判与反

思。相关研究使用参与式虚构的方法与研讨会的形

式，讨论艺术创作过程中更好的人工智能未来、人工智

能伦理、隐性价值和信任感问题，或是协同设计新兴技

术的产品原型，如理想的虚拟语音助手。

在技术型推辨中，采用设计虚构（Design Fiction）

进行故事创作，即参与者与设计师共同创作故事情节，

是较为常见的方法。设计虚构能够了解用户对尚不存

在的技术的需求，虚构的叙事为探究技术中的价值敏

感问题提供了实验空间[22]。同时，由于“智能”对不谙

技术门道的人们来说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概念。如果没

有对技术的明确共识，就很难生成和讨论设计，所以需

要一种方法来帮助参与者想象AI技术的未来，而设计

虚构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23]。设计虚构的文本描述

形式能够有效地让用户理解和想象未来，为用户探索

设计的想象力提供更多空间。

与此同时，也有使用生成式工具包和物理原型去

探索未来技术可能的案例。如 2023年荷兰蒂尔堡大

学举办的“艺术过程的未来与人工智能”项目[24]（见图

4），研究团队招募 12名专业艺术家，目的是探索艺术

创作过程中的人工智能未来愿景。参与者在第二阶段

定义未来场景中，使用设计师团队开发的一套探索式

STEEP（即社会、技术、经济、环境和政治）卡片作为提

示，在讨论中为未来情景的定义提供灵感。在生成阶

段，使用低保真原型材料和其他制作工具来制作、创造

他们的未来原型，每个原型都代表了他们设定的人工

智能与艺术的未来世界。

（二）社会型推辨

社会型推辨主要针对社会问题与社会文化展开研

究。社会型推辨可以看作是批判性设计的延续。批判

性设计关注权力、不平等、社会正义和可持续性等议

题，并通过设计来引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讨论。设

计的对象可以是各种社会系统、机构、产品、服务或环

境，具体的问题和对象取决于设计师选择的议题和关

注领域。如，英国近未来学校项目运用故事、图像创作

的参与手段，将设计虚构转化为教育中的参与性研究

实践，想象原型化学校的未来场景、虚构新的教育方

式[25]。还有常见的城市规划、社区建设问题，如英国兰

卡斯特大学为制定未来城市远景而举办的“宜居城市”

项目[26]，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为帮助印度边缘化社区

就贫民窟改造达成共同愿景，而举办的“马斯洛宫”项

目[18]等。

社会型推辨较多地应用了原型制作和测试作为方

法，将原型视为社会物质的推辨形式，并更加注重人类

学视角的纳入和民族志方法的考量。研究人员认为，

在未来，原型制作过程有可能展开批判性的推测空间，

图4 探索式STEEP卡片及产出原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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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与专家、设计师进行互动的过程中，拥有物质中

介特性的原型成为扩展想象的关键要素[27]。同时，参

与者观看原型能够引发对社会关系的反思[28]，因此它

可以被视作一种社会物质推测的形式，能够超越单纯

的哲学推测[29]。

在智利天主教大学设计学院开展的“城市黑客”项

目中[30]，设计师围绕智利圣地亚哥的无家可归者进行

未来原型化的设计，目的是寻求另一种开放的城市解

决方案。研究团队并没有预先定义一个明确的未来场

景，而是为拉钦巴社区的居民部署创造性资源（如喷漆

等），使居民能够自主地去制作、创造、形象化他们的生

活方式。这种参与方式并非自上而下的逻辑，参与者

在设计流程中担任创造性的角色，被赋予了表现和占

用城市空间的权力，从而能够更自由地表达流落街头

的影响和愿景（见图5）。生成的原型也是一种更加扎

根于生活经验的参与、知识和表现形式——墙上的标

记不仅表明居住在这些空间中的人的存在，还展示了

他们的经历、兴趣、欲望和幻想。

（三）综合型推辨

综合型推辨关注新兴技术与新兴社会现象相遇的

交叉点，涵盖智慧城市、智慧医疗、运用教育技术革新

教育服务[31]、或利用数字技术解决偏远山区文盲现状[32]

等多重主题。多数研究以参与式推辨设计工作坊的形

式展开，因此参与的类型也呈现多样化。

以兰卡斯特大学研究团队为代表的设计实践专注

老龄化社会和未来医疗保健领域，在2019年以前主要

应用的参与手段是参与式设计虚构（Participatory

Design Fiction），以此来进行故事、影像创作。这里主

要涉及 PSD的第二、三阶段：参与者为未来的智慧医

疗原型提供灵感、或与设计师共同将未来原型化、情境

化，通过故事和影像创作讨论未来医疗服务与政策。

其中剧情的设计为设计虚构建立了视觉和叙事修辞[33]，

使其能够帮助参与者创造出一个他们自己和下一代都

憧憬的未来[34]。这种方式帮助研究人员更好地分析不

同群体在老龄化、医疗保健和技术背景下所表达的合

意未来[35]。

该团队于 2019年开启的马来西亚未来老龄化政

策项目，体现了较为完整的PSD流程[36]，见图 6。从第

一阶段开始，参与者就加入了一起发现未来问题的流

程。在生成阶段，研究团队提供了模型黏土罐、大张

纸、便利贴和书写材料以及通用模板，与参与者一起生

产了旨在解决未来快速老龄化社会的原型——一个优

先考虑老年人需求的公共交通服务系统。在第四阶

段，团队向更广泛的公众展示了原型，如社区老年人、

公务员及政策分析师等，并回收了85份来自观者的反

馈，且在后续的老龄化国家级会议上介绍了团队此次

的研究发现。

图6 工作坊中原型的制作与展示，2019年

图5 拉钦巴社区的无家可归者在墙面上原型化自己幻想的房屋，2018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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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迄今为止，参与式推辨设计（PSD）依然是一个正

在发展中的前沿设计研究与实践领域。参与式设计及

相关方法的引入，为推辨设计走出“展厅”进入日常生

活的“田野”，邀请非设计专业人士参与，自下而上地

帮助不同地区的人们想象另一种可能的未来，迈出了

重要的一步。

近年来，发轫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参与式推辨设

计，也通过全球化的设计研究网络，被越来越多地运用

到全球南方的发展中国家，以期赋权更多处于社会底

层的人们，想象另一种可能的未来。然而应该注意到，

当前在全球南方的PSD研究与实践，通常还是由发达

国家主导。法里亚斯对 2003—2021年全球 PSD项目

的统计显示：全球66个PSD项目中有约83%的项目集

中在欧洲与北美，出现在印度、马来西亚、埃塞俄比亚、

墨西哥等全球南方国家的项目不到17%。而在全球南

方的相关项目中，发展中国家的本土研究者通常起到

的是协同作用，鲜有由其独挑研究大梁的情况出现。

此外，在跨文化语境中开展PSD，还具有一定的复

杂性。例如，在上文提及的马来西亚未来老龄化项目

中，研究者们便对 PSD 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展开过分

析：一方面，PSD的确能帮助诸如马来西亚这样的东南

亚国家，打破由上至下政策制定的传统，为大众民主参

与想象未来提供机会；另一方面，亚洲教育中批判思维

培养不足，以及其文化中对于年长者、位高者等权威的

服从传统，让普通参与者很难在共同推辨中敢于挑战

权威，大胆想象并发声。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特别

是在许多仍面临不公平发展的社会，不熟悉未来思维

的情况下，如何以当地人为主体，因地制宜地展开PSD

研究与实践，同时避免像推辨设计曾被诟病的那样，再

次滑入“白人、北欧、文化殖民和父权特权”价值立场的

窠臼，依然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当前PSD整体侧重于交叉研究领域

的实验性设计实践，深层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尚不完

善。或许，以文化相对论（Cultural Relativism）作为最

重要的价值观，秉持着文化整体观（Cultural Holism）、

文化比较观（Cultural Comparison），擅长于情境研究的

人类学，能够为PSD的进一步跨文化探索提供有力的

价值论与方法论指导。实际上，同样聚焦于未来的可

能性、批判性和参与性的当代设计人类学（Design

Anthropology），也早已从理论层面开启了对未来的研

究，并将 PSD 视为一种通过设计实践生成知识的过

程，这也是一种带着批判视角，鼓励各利益相关者共同

合作参与，动态的、即兴的、情境化的社会过程。

未来已来，但它绝非由科学家或设计师定义的单

一惊人愿景，而是在设计和日常生活交汇处，对于各种

可能情境下，各种形式与行动的共同探索。PSD作为

这种对于多元未来民主化想象的重要行动之一，期待

人们的共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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